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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十月，山里的空气清新而凉爽，微风从佛子

岭水库飘来，带着淡淡的酒糟味道，那是“迎驾

贡酒”散发的情思，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一落脚，霍山友人叶磊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告诉

我，这里是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氧吧，从大城市来的人，

无论是干什么的，都可视为休闲度假，享受生活。

的确，霍山地处大别山区，地貌特征为“七山一水

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巍巍山脉，情深似海，到

过霍山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座秀美的山城，处

处是“宝”。叶磊先生不厌其烦地介绍说：霍山有“五

宝”，第一宝是气候，四季温和，雨量充沛，气候宜人；

第二宝是绿化，森林面积达 15 万公顷，林木蓄积量

60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76.18%，林木绿化率

77.9%；第三宝是水质，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 II 类水

以上，属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第四宝是空气，全年空

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 94%以上，年平均空气质量指

数 56，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达到 4194 个/ cm3；第五

宝是旅游资源，大别山主峰所在地，处处青山环抱、绿

水长流，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宛如一幅绝美的天然山

水画卷。

分明，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是一处人间仙境。

于是，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沿着叶磊先生提

出的规划图，走进大山，走进森林，走进村寨，去体验

霍山“五宝”的奇特魄力。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如果要问我来霍山

第一感官最强烈的是什么，我会大声地告诉你：满眼

皆绿。放眼望去，山城的大小建筑都隐藏于巍峨的大

山与茂密的树木之中，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

中，整个县域就是一座庞大的森林公园，是绿色大合

唱，更是绿色海洋。

山高、水阔、林深，大自然赋予霍山无穷的资源，

也赋予了这块大地无尽的灵性。这个始建于隋文帝

开皇元年的古老郡县，经过长达1500年的发展，文化

底蕴深厚，文脉兴盛不衰，不说县城的文庙，单从地理

名称看，就让人浮想联翩。这里的水库，佛子岭、磨子

潭、白莲崖，读起来文绉绉，朗朗上口；这里的河流，真

龙地河、救母河、杨三河、马槽河等，人情味十足，字里

行间充满了民俗风情；这里的山脉，白马尖、狮子尖、

狼子尖、老钹河、六万寨、龙凤山、铜锣寨等，不经意之

处彰显着明显的人文特征。最有文化含量的，当数其

16个乡镇的地名，漫水河、落儿岭、太平畈、大化坪、黑

石渡、单龙寺等，每个名称都有历史典故，都有美丽传

说，都有动人故事，都有古迹遗存，让人文思泉涌，大

有流连忘返之慨。

行走在霍山大地，我能够真切感受到，叶磊先生

介绍的“五宝”，处处可见，遍地皆然，堪称无价之宝。

近年来，霍山县的全域旅游方兴未艾，共打造 4A 级

景区 5 家，国家地质公园分园区 3 个、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点 1 处，省级旅游度假区 1 个、省级研学旅游基

地 1 个，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5处，正在申报

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3处，漂流体验游、石斛养

生游、温泉休闲游更是精彩纷呈，充满神奇，热度倍增，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养生宜居宜游地。生长在大山深处

的霍山石斛，素有“养生仙草”之称，名列“十大皖药”榜

首，成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产业支撑。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令我感到无比惊喜的是，

这么个集山区、库区、革命老区于一身的大山深处，过

去曾是“鬼不生蛋”的地方，现如今涌来了一批又一批

的艺术家，在山里像燕子垒窝一般，利用国家“大三

线”时期遗留下来的军工厂老旧厂房，悄然建起了一

座座艺术宫殿。

月亮湾，一个诗意的名字，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

作家协会的大作家们，在原淮海机械厂旧址，建起了

书院和作家工作室，签约入驻国家级作家18人，成为

中国作协的文学创作基地，国家文化部老部长、著名

作家王蒙先生亲自题写“霍山东西溪乡月亮湾作家

村”的“村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率团莅临

作家村采风，这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小山村立刻沸腾

了，一时间世人瞩目。

仙人冲，顾名思义，肯定是有仙人的地方。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杨国

新挂帅，在这里建起了“大别山仙人冲画家村”，成功

改造了原皖化厂和皖西厂遗留厂房，入驻全国各地的

画家60余名，画家工作室、雕塑工作室、博物馆、俱乐

部等陆续投入使用，一时间，各路“大仙”云集，使这个

仙人冲地名，变得越来越名符其实了。

屋脊山，这是一个堪称能与黄山相媲美的山川，

以日出云海景观闻名遐迩，伴着漫山遍野众多映山

红，天然造化，美不胜收，被打造成了华东地区第一个

摄影家村，成为中国摄影报大别山专题摄影讲习基

地，为大美霍山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此生遇见，绝非偶然。

徜徉在作家村，漫步在画家村，回眸摄影家村，我

突然觉得，这“三个村”的兴起，或许不能一下子带来

多大的经济效益，但一定为古老的霍山增添活力和魅

力。三个国字号的艺术村，三批国家级的艺术家，配

上霍山的“五宝”，以及霍山石斛、霍山黄芽、霍山黄玉

等，与勤劳善良的40万霍山人民一道，必将实现华丽

转身，带着自身的光芒，走向全省，走向全国，走向全

世界，散发出更加艳丽的光辉。

是一个新年到。

远方的你，已有多少个春节没有亲手放烟花

了？又有多少个春节没有与家人吃年夜饭了？

你还记得满脸皱纹的老母亲每天做的饭菜香吗？

你可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父亲每天倚门望儿归吗？想想忘

性越来越大的父亲，想想腿脚越来越不灵便的母亲，再不

妨摸摸胸口扪心自问：我还能与老人吃上几顿年夜饭？

想到这些，你的眼睛是否会觉得有些发潮？是不是

觉得自己不是没有时间，而是粗心大意或者太任性了？

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你一直为了“生活”而奔

波。凭心而论，难道你真的需要那么多的金钱吗？难道

这个世上真的还有比亲人更珍贵的血浓于水的深情

吗？你平时往往想的最多的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质

量和尊严，你的思想是不是显得过于幼稚了？

是有钱最幸福，还是拥有家人的亲情最幸福？如果

你选择的是前者，那就算了；如果你选择了后者，那么，你

就少一些与他人在酒桌上的杯来盏去，抑或与他人职场上

钩心斗角、剑拔弩张的工夫，回家过年吧。因为，家是最温

暖的——过年，我们回家，与亲人相互取暖。就像候鸟每

年飞往南方的本能。过年回家，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

过年，即使千山万水，也要踏上回家的路。就像

飞往温暖方向的候鸟，飞过田野、湖泊，飞越高山、峡

谷……

只有回家过年，我们才能一扫父母牵挂儿女的忧

郁，看见父母露出的久违的笑脸；只有回家过年，我们才

能切身感受到家的包容与接纳，幸福与温馨；只有回家

过年，我们才有机会怀揣一颗感恩的孝心，给父亲斟上

一杯老酒，给母亲沏上一杯热茶，与老人待在一起，真切

地体味着父亲大爱无言的关心，耐心地聆听着母亲周而

复始的絮叨。做年夜饭时，不再让母亲累着，轻轻将围

裙从母亲的身上解下来，系在自己的腰间，走进厨房，将

厨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父母含辛茹苦将儿女养大成

人，而老人又吃过几次儿女亲手做的饭和菜啊，何况又

是难得的年夜饭呢。想到此，那已经酝酿了好长时间的

思念，怎不呼之欲出！

哦，快过年了，不再让老人遗憾，不再让老人孤寂，

不再让暖意浓浓的年味再次失去。过年，我们回家！

散。雪訇然而下，雪花如席。雪趋散了浓

雾，雪照亮了天空。这是一场六千年前的

雪，下在古埂四周茫茫的旷野里。四顾苍苍，蓑

草和芦苇遮住了所有的目光，走兽、飞鸟、游鱼、

昆虫，还有紧缩在寒风中的人，目光只能停留在

脚面上。古埂太过古老，六千年前的六千年就关

住了一汪水，以挺凸的高，傲然于水面，大自然造

化天成般，给众多的生灵以立足、庇护。起先是

水中的昆虫上岸，之后是蛇、狐等进驻，人随后也

来了，手持石器，将星星火点燃，种下从远处携来

的草籽，开始人类早期的生活。

豆和伴侣黍是古埂之地的最早开拓者，他们

没有名字，名字是我面对扑面的雪叫响的。他们

在一个早春，攀登上古埂，走兽们用异样的目光

审视豆和黍，甚至亮出牙齿和利爪发起进攻，豆

拎着石斧向走兽们砸去，黍点燃了开始露青的枯

草，走兽们退避三舍。豆和黍成了不二的胜利者

和占领者。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豆和黍的爱情

如盛开的花朵。

雪落时豆和黍有了自己的女儿，一个水中游

鱼样的女儿。飞雪先染白了蓑草和芦苇，接着埋

没了沟沟坎坎，那曾存身游鱼、小兽的地方，粼状

地泛动波漪，偶有小鸟走过，划破些许的宁静，不

久又被抹平了。平得如初生婴儿的皮肤，黍不知

形容，但仍是让手在女儿的脸盘上游走。女儿啼

哭，风吹枯草样的声音，在古埂的雪地上蹿腾，黍

不知所措，把目光投向豆，豆搓着手冲进了雪地，

雪呼地冲向天空。六千年前的雪好白好柔好粉，

豆一瞬间醉了，不是酒醉的醉，心醉，醉得彻底。

好大好大的雪，好白好白的雪，好亮好亮的雪。

豆说不出，说不出的雪才是真正的雪。

豆从雪地转身，怀抱里躺着芦枝和干净的野

草，他点燃陶灶，火升起，草编的家暖和，又把陶

鼎煮上，热气升腾。人间烟火，在古埂的雪地袅

娜。女儿笑了，豆笑了，黍笑了，雪也在笑。豆和

黍决定把女儿起名为雪。

雪线由古埂向外延伸，不远处就是一方大大

的湖。雪生湖上，湖上生雪，风卷浪急，雪在浪中

生花。湖干净，雪也干净，有鸟俯冲，叼上的鱼干

净。舟楫呢？还在岸边长着哦，千年百年的老

树，一把石斧斫不动。豆向陶灶续火，鼎中的水

沸腾，他取来陶罐盛水，递给黍，黍啜了一口，猛

地感到眼前的雪融化了一块。黍在某一刻就要

成为诗人，心中情思飞扬，眼里含情脉脉，她要表

达，她要把对雪的感受全程记录下来，还有对豆

的爱情，找一个甑样的容器来盛装。黍四处寻

觅，她哭了，激动的哭，终而找了条绳子，系下一

个又一个结，心有千千结，豆解得开。豆抱着女

儿，读着黍的目光，雪和女儿一般轻灵，他想拥着

黍，告诉黍一场雪后，就可石锛开地，点豆种黍

了。豆的眼角一湿，一片六千年前的雪花停在了

他的眸子里。天沉黑，天地间唯有陶灶里的火星

星点点，这六千年前雪夜的亮色，照亮豆、黍、雪，

照亮古埂和不远处的大湖。雪天好睡眠，豆睡着

了，黍睡着了，雪和火醒着。

六千年后的今天，我在古埂等待一场雪，一

场和六千年前一脉相承的雪。我和朋友说，我要

写雪，写一场六千年前的雪。说这话时，我归总

六千年前的物件，鼎、豆、壶、罐、尊、杯、甑，还有

闲置的石铲、石镞、石刀、炉箅，六千年前的心跳

依然，六千年前的雪意依然。雪还在路上，我要

唤醒豆和黍，让他们准备好眼睛，看雪，看雪般的

女儿。丰年好大雪，看女儿般的雪。

霍山文化藏深山 □ 合肥 张守福

过年，我们回家
□ 北京 刘学升

六千年前的一场雪
□ 肥西 张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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